Reformation, Catholic Counter- 天主教反改教運動 反改教運動一詞雖然現在已大致為人接納，但它本身是個錯誤的詞語。我們現在所說的改教運動（Reform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96,Name=Reformation Theology 改教運動的神學}）*，是一個由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*揭竿的運動，目的是改革已變質的基督教國度，而他進行的方法是根據聖經研究、優秀的傳統，和清晰的思維。被稱作反改教運動的，則不是對抗此改教運動的另一種運動，而是從更正教對天主教之神學及靈修生活的貧乏、世俗化和腐敗的指責中，使天主教會重新恢復過來的運動。天主教真正的改革者都是不大作聲的，更正教的改革者則劃清界線；前者似乎建樹不大，後者則催生了復原教（Protestan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65,Name=Protestantism}）*。因此我們可以這樣形容反改教運動︰這是由一班天主教學者自1520年代起，與路德爭辯而引起的運動，後來產生了耶穌會（Jesuits{\LinkToBook:TopicID=656,Name=Jesuit Theology}）*、異教裁判所、天特會議（Trent, Council of{\LinkToBook:TopicID=1176,Name=Trent, Council of}）*；而自三十年戰爭及韋斯發里亞和約（Peace of Westphalia,1648，為結束三十年戰爭而簽的和約）後，反改教運動終於沈靜下來。嚴格來說，所謂反改教運動，其實就是天主教的改教運動︰基督教的改教運動則與此運動走著相反的路線。
在十五世紀末，社會上一切團體──除了那些因保衛原有羅馬教廷而得利者──都覺得，教宗權制（Papacy{\LinkToBook:TopicID=899,Name=Papacy}）*一日不改，整個歐洲都有問題。他們埋怨的原因，基本上就是教會的世俗化及腐敗，已經使得她失去了存在的理由，亦即是說傳福音和醫治靈魂；她已變成一間粗鄙污穢、弄權斂財的機構。不單如此，教士的貪得無厭弄到人人憤怒莫名，教廷權利日益坐大，教會法常凌駕民事法……等問題，實在罄竹難書。人文主義者（Humanists{\LinkToBook:TopicID=591,Name=Humanism}）*亦在此時引入另一套改革方案，那就是棄絕經院哲學（Schola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054,Name=Scholasticism}）*，重返基督教早期簡單的哲學。真正的改教家和神學教師，都在努力重建單純的福音和聖經的權柄，相信這樣一來，教會的傳統、腐敗、醜聞和迷信，一切平常人所經驗到的基督教，都會因此而成為過去──它們也真是如此過去了。
要了解什麼是天主教的改教運動，我們可以看看西班牙的例子。該國教會的中世紀改革者認為改教運動就是︰世俗權力控制教會，強行教會律例（Canon Law{\LinkToBook:TopicID=256,Name=Canon Law}）*來提升教士的道德生活，是人文主義者的學術研究，是堅持經院神學，保存教會的階級制度，以及保留和使用中世紀教會的禮儀，再加上無情壓制異端和批評等。斐迪南五世（King Ferdinand V, 1452～1516）和依薩伯拉（Queen Isabella, 1451～1504）在得到曼道沙（Pedro Gonza*lez de Mendoza, 1428～95）、塔拉韋拉（Hernando de Talavera, 1428～1507），和西曼乃斯（Francisco Xime*nesde Cisneros, 1436～1517）的幫助後，推行的就是這種改革。
西曼乃斯是個敬虔的紅衣主教，在他潔淨了西班牙教士的道德生活後，便著手提高他們的神學及文化修養，建立大學和神學院︰此等學院的神學是屬早期經院哲學（多馬主義，Thom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161,Name=Thomism and Neo-Thomism 多馬主義和新多馬主義}*），多於屬後期的〔敦司．蘇格徒（Duns Scotus{\LinkToBook:TopicID=385,Name=Duns Scotus, John}）*；俄坎的威廉（William of Ockham{\LinkToBook:TopicID=1235,Name=William of Ockham}）*〕，另加一點奧古斯丁神學（Augustin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72,Name=Augustinianism}）*和伊拉斯姆（Erasmus{\LinkToBook:TopicID=411,Name=Erasmus, Desiderius}）*的思想。開始的時候，他們讀伊拉斯姆的作品，甚至歡迎路德對當代蔽弱的批評，卻盡力迴避他強而有力又令他們不安的福音神學。皇帝查理五世（Emperor Charles V, 1500～58）和教宗亞得良六世（Pope Adrian VI, 1522～3）尋求的，正是這種西班牙式的改教運動。1521年在沃木斯（Worms）會議上碰頭的，正是這三種力量──由路德代表的神學改革，由查理五世代表的西班牙式改革，由教廷特使亞良德（Girolamo Aleander, 1480～1542）代表的，反對任何形式改革的保守力量。路德改革的要旨，乃在促使教會看見神在基督裡的工作而有新覺悟，透過信徒藉聖經神學和屬靈經驗而重新得力，可以站起來履行信徒皆祭司（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{\LinkToBook:TopicID=956,Name=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}）*的職分，就是遇上教廷迫害亦義無反顧。西班牙式的改革乃在復興教會生活，卻不改動聖職、教宗權力，和天主教會的傳統，同時又容許世俗軍隊有權柄清除、迫害，或刑罰背道的人。
意大利的情況讓我們對天主教反改教運動有進一步認識。那地的農民其實與迷信的異教徒相差不大；在城巿，不同的人熱切盼望改教運動能改善教士與平民的道德水平；而知識分子則認識到教會不過是政治建制，幾乎是一種必須的邪惡，對人的屬靈問題不能提供任何幫助。但在這一切之上，他們有一組天主教的改革者自成一團體，稱作「聖愛會」（Oratory of Divine Love），成員包括正直又敬虔的孔塔利尼（Gasparo Contarini, 1483～1542，樞機主教兼外交家）、加拉法（Giovanni Pietro Caraffa, 1476～1559，即後來的教宗保祿四世，1555～9），以及一班頗出眾的婦女，如︰費拉拉女公爵勒內（Rene*e, Duchess of Ferrara, 1510～74）、柯倫那（Vittoria Colonna, 1490～1547），和西寶（Caterina Cibo, 1501～57）。在那不勒斯，瓦得斯（Valde*s{\LinkToBook:TopicID=1202,Name=Valde's, Juan de 瓦得斯}）*是改革圈子的核心，此外還包括威爾米革立（P. M. Vermigli{\LinkToBook:TopicID=1207,Name=Vermigli, Peter Martyr}）*。另一種改革勢力是要求更新修道院，例如︰嘉布遣修道會〔Capuchins，為方濟會（Franciscan Order{\LinkToBook:TopicID=476,Name=Franciscan Order}）*之分支，又名尖帽修士，專長於佈道〕，以及透過台亞特會（Theatines，為加拉法主教所倡）來更新俗家修士。
保祿三世（1534）登位作教宗時，曾給予這些運動以新希望。首先，他召集一組特別揀選的樞機主教向他匯報教會改革的進展，可惜他們的報告（1538）全是苛刻的批評和定罪，以致保祿三世不肯公布其內容；雖然樞機主教一直要求採取行動，但眾人期待的議會卻遲遲未能召開。為了尋求改革，孔塔利尼赴雷根斯堡會議（Diet of Regensburg,1541），與更正教人士會晤及討論，回來時帶了一份達成的協議書（卻不是神學宣言），卻為教宗拒絕接受。到了這地步，天主教改教的理想可說已經死亡了，這時反改教運動成了主流︰1542年，保祿三世重新組織意大利的異教裁判所。
重燃反改教運動之火的，是保祿三世在1540年批准成立、由依納爵（Ignatius of Loyola{\LinkToBook:TopicID=604,Name=Ignatius of Loyola 依納爵}）*帶領之「耶穌之友」〔Company of Jesus，即耶穌會（Jesuits{\LinkToBook:TopicID=656,Name=Jesuit Theology}）*〕，他們復興了宣教的熱誠，也使反改教運動採取進攻的策略。依納爵為自己定下了三個目標︰從內部革新教會，主要是藉著教育，向教外人及異教徒傳福音；以任何形式、任何方法，和任何武器，與更正教爭戰。因著其熱誠、專注和屬靈力量，這運動取得很不錯的進展，原來一般信眾也只願意接受普通的整頓，不是像路德那樣徹底激烈的改教。依納爵在意大利處理三種主要的社會罪惡︰棄嬰、乞丐和妓女，顯出了深入的牧養情懷。他的宣教熱忱得到門徒全然支持，並幫助教會向前跨了一大步，在新世界、非洲及遠東均如此。耶穌會對反改教運動最重要的影響，乃在他們要求人對由教宗領導的教會有近乎盲目及狂熱的順服，因為他們強調教會是無誤的，教宗也是無誤的。這情況一直維持到二十世紀中葉，梵諦岡召開第二次會議（1962～5），十六世紀天主教改教運動一些意念才再冒出頭來。
反改教運動最重要的會議是天特會議〔1545～63；另參會議（Councils{\LinkToBook:TopicID=320,Name=Councils}）*；羅馬天主教神學（Roman Catholic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028,Name=Roman Catholic Theology}）*〕，而推動此會議的，是耶穌會和現已變得無遠弗屆的異教裁判所。天特會議可說是反改教運動理想最出色的代表，它的教義與內部改革標誌了教宗的勝利，既阻止了那些想與更正教談判的人，亦封了反對教宗言論之人的口。天特會議一方面修改了晚期經院哲學，另一方面又反對福音神學，這就給天主教教義一副新面貌。它重新整理自己的學術基礎，並在其上建立一個正當又體面的階級制度。它又賦予教會一個循序漸進的改革制度，好革除招惹更正教指摘的種種罪惡。它供應教士的需要，讓他們接受良好的教育；此外，它使天主教更順從羅馬，和愈加反更正教。再者，連續數個在位的教宗都具更新精神，亦使這運動能繼續下去──比約五世（Pius V, 1566～72）、貴格利十三世（Gregory XIII, 1572～85）、西克斯都五世（Sixtus V, 1585～90）──另外，整個反改教運動都得到異教裁判所的支持，無形中亦把西班牙的教會紀律，引伸到意大利及其他地方。腓利二世（Philip II, 1527～98）是個頑固又狂熱的天主教皇帝，自命為整個歐洲反改教運動的世俗領袖，目的就是宣揚天主教，鉗制更正教。
不過這運動也不盡是逼迫、苦刑與排除異己。法國人撒勒（Francis of Sales,1567～1622）和意大利人波若米阿（C. Borromeo, 1538～84）均表達了極出色的牧養熱誠，以及西班牙深邃的屬靈生命；此外，神學、音樂、屬靈文學和優秀的建築師都在各處冒起來。
耶穌會士的熱誠、教宗的工作、《禁書目錄》（Index of Prohibited Books）的制訂、神聖羅馬帝國技巧的政治手腕，以及天主教世俗的王公諸候的支持，所有這些均大大幫助了天主教以一股新勢力呈現出來，與更正教周旋。她重新控制了德國萊茵河西部地區、奧地利、德國南部和波蘭，卻失去荷蘭，雖然後來又重得比利時。她的根據地是西班牙、法國和意大利，卻失去了整個北歐給更正教。這一切的結果乃是，天主教變得很有西班牙色彩，常盼望能把整個歐洲重置於羅馬警察、異教裁判所，及檢查令之下；無論遇上任何人或任何運動敢於運用早期自由研究之精神，她都會利用極權的傳統予以無情的鎮壓。她就像一支隸屬皇室及官僚教會的十字軍，要剿平四方的動亂。她的階級結構、祭司制度，加上與最具壓迫性的皇室聯繫，成了當代最具破壞力的反動混合物。羅馬在天特會議對路德的答覆（已經距離路德第一次提出問題時五十年），在改教者看來，不過是重申他們的異端思想而已。
現在我們看到的不是略為收斂，而是更為鋪張的禮儀與祭典，更多的聖徒傳，敬拜童貞女馬利亞（Mary{\LinkToBook:TopicID=772,Name=Mary}）*和聖徒（Saint{\LinkToBook:TopicID=1038,Name=Saint}）*，更多的神蹟和奇事，更多巡遊，更多修道會的設立，更承認天主教徒的王公諸候為教會的世俗膀臂；林林總總，卻愈來愈少從聖經而來的講道，更嚴格限制聖經的翻譯，對教士的管制更嚴苛，對出版與思想的檢查更嚴密。這些都是反改教運動引來的局面，天主教會似乎頗欣賞這種新的巴洛克式的瑰麗。基督教國度內只有一半人明白路德那先知的睿見，就是這一半，到了今天也大多忘記了他及其後的改教者了。
梵諦岡第二次會議曾給予人一線希望，覺得她也許至終不會忘記她在十六世紀的改革者，或會對改教運動和反改教運動有一個較正確的評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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